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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英雄传奇之谶纬叙事研究
———以《水浒传》《荡寇志》为例

韩 洪 举
（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３２１００４）

摘　要：谶纬叙事是中国古代、近代小说常用的艺术手段之一，浙江英雄传奇小说堪为大量使
用谶纬叙事的经典范例。明代小说《水浒传》和近代小说《荡寇志》中大量关于谶纬现象的描写，既
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人文精神，也形成了它们独特的谶纬叙事机制。这对后世叙事文学
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和影响，并进一步确立了浙江英雄传奇小说在整个中国叙事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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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谶纬及谶纬叙事研究，学界很早就有人关注
并作了一定的探索。钟肇鹏所著《谶纬论略》（辽宁教
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
谶纬的学术专著，全书对谶纬的起源、形成、内容、流变
以及谶纬与宗教、历史、自然科学的关系等方面，都作
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张泽兵的《谶纬的兴衰与叙事文学
的命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１期）从谶纬
的视角研究中国叙事文学，以期重新审视叙事文学的
发展历程；曹建国的《谶纬叙事论略》（《文艺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１１期 ）主要论述了祥瑞与灾异、感生与受命、神话
与仙话、玄圣与素王等多方面的内容，在谶纬叙事研究
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张泽兵的博士论文《谶纬叙事研
究》（江西师范大学，２０１１年）试图将谶纬放在中国叙事
传统的发展演变中考察，详细分析了谶纬在叙事文学
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明清小说的谶纬叙事研究，硕士论文多有涉及。

周长艳的《明清小说中的谶纬现象研究》（华东师范
大学，２０１０年）着重探讨了明清小说中谶纬现象的
立意、叙事与审美的功能；赵璐珊的《论明清小说谶
应叙事的文学特征及其文化内涵》（浙江师范大学，

２０１１年）阐述了谶应现象的传播过程，进而阐发明
清小说谶应叙事展示出的禁忌观念的文化影响以及

谶应叙事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意义。类似的研究

成果还有万润宝的《谶谣与明清小说》，杜景华的
《〈红楼梦〉里的命运图谶》，梁之的《“三言”、“二拍”
中的谶应现象研究》等。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谶纬叙事的研究成果颇

为丰硕，但学者们往往研究谶纬本身，有些硕士论文
虽涉及明清小说的谶纬现象，但对英雄传奇的谶纬
叙事研究较少，更缺少从地域文化视阈来研究浙江
英雄传奇的谶纬叙事的专著。所以，该学术领域尚
有一定的理论拓展空间。本文以《荡寇志》①和《水
浒传》②为例，就其中的谶纬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叙
事机制进行研究，试图从地域文化视阈来论证浙江
英雄传奇的谶纬叙事之成就，并进一步确立它在整
个中国叙事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一、谶纬叙事的发展与流变

研究谶纬叙事，就要了解“谶纬”的概念。所谓
“谶”，《说文解字》曰：“谶，验也，从言，谶声。”③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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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①之说。可见，“谶”有
预言征兆或征兆得到验证之意。所以，一般意义上，
某件事在其发生之前所显示的征兆，都可称之为
“谶”。因此，凡是有应验的预言或隐语，就叫做
“谶”、“谶言”或“谶语”。关于“纬”，《说文解字》云：
“纬，织横丝也，从糸，韦声。”②其字面意义是指织布
上的横丝。织之横丝谓之“纬”，而织之纵丝则谓之
“经”。古代的典籍多以简册涣散，必有编丝缀属而
始成，所以古代的典籍一般称之为“经”。《四库全
书》亦云：“纬者，经之支流，衍之旁义。”③“纬书”是
指对经书的解释。因此，每一种经书都相应地配以
解经的纬书。那么，谶纬的概念，正如钟肇鹏在《谶
纬论略》中所解释的：“谶与纬就其实质是没有什么
区别的。汉代神化儒学，方士化的儒生以谶附经，于
是产生了纬书。纬以配经，其中也汲取了一些古传
记及汉师经说，形成了汉代的谶纬神学。”④“谶”、
“纬”互通，纬书中往往夹杂谶语，“谶”有时也依托于
“经”。人们便将带有谶言的纬书或是将那些宣扬符
命的谶言通称之为谶纬。可以说，此中的谶纬，其本
质是以阴阳五行之说为骨架，以天人感应之论为基
础，包括了阴阳灾异、天象星变、天文历法等各种思
想在内的特殊的学术现象。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谶”是重在将不同时间

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叙述，使过去发生的事件与将
要发生的事件形成一种神秘的逻辑联系；“纬”则是
侧重从叙事空间上铺陈展开，使得预测性言辞系统
化、结构化。⑤ 谶纬把各种知识和信仰糅合在一个
文化语境中，以此来承担解释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任
务。可以说，谶纬作为民族叙事思维已经在起作用，
它左右着我们的思维方向。作为一种叙事思维，谶
纬与现代科学思维有很大不同，它不重实证而重神
秘联系，不重分析而重征应关系。中国叙事文学的
神秘色彩来自于谶纬思维的影响，谶纬作为叙事思
维，在中国人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众所周知，谶纬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人

类早期的精神产物，风行于整个古代社会，对当时的
政治人心及人们的思维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谶纬
学说从东汉开始屡遭禁毁，但谶纬文化却没有消失，
反而在民间得到蓬勃发展。总的看来，谶纬兴起于
汉代，历经魏晋南北朝直至晚清等漫长时代的发展，
渐见成熟和完善。它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两汉时期，谶纬开始盛行。学界一般认为

谶纬兴起于西汉末年，东汉达到顶峰。光武帝刘秀
因图谶兴起，即位后立即“宣布图谶于天下”。⑥ 《后
汉书·光武帝纪下》载：“（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

就是把谶纬写成定本，使谶纬定型化，此后凡有增损
改易谶纬的也得治罪。”⑦这就从政治和法律上，维
护了谶纬神学的权威。由于图谶往往被历代野心家
利用为篡夺政权、改朝换代的工具，为了防止再有人
玩弄这一套，自汉以后，历代都严禁图谶。“自汉以
后，屡经乱离。谶纬魏晋以来，历代禁毁，丧失甚
多。”⑧所以，两汉时期谶纬经历了由盛行到禁毁的
历程。
第二，魏晋南北朝时期，谶纬文化开始进入文学

视野。尽管从东汉以来谶纬备受打压，但它所开拓
出的经纬为文的文艺观却被广泛接受。以刘勰、萧
绮等为代表的魏晋六朝的文学理论家非常重视谶纬

文化，从不同方面肯定了谶纬的文学价值。刘勰将
谶纬置于“文之枢纽”的位置，他在《文心雕龙·正
纬》中指出：“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
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
益经典，而有助文章。”⑨意思是说谶纬之书中所记
载的这些神话传说或自然现象充满浓郁的神异色

彩，不仅内容神奇，而且用词讲究，黄白赤紫，五彩缤
纷，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这里说的谶纬“有助文
章”也表现在对叙事文学发展的作用上。谶纬叙事
就是与经典历史性叙事对立的虚构性叙事，当时，以
志怪志人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性文学处于萌芽阶段，
“无益经典”的虚构性叙事备受打击，于是，虚构性叙
事一直藏身于历史叙事之中，虽然没有标榜为文学
性叙事，也不是为了达到审美的目的，但在客观上却
为虚构性叙事的发育提供了足够的养分。刘勰以一
个文学理论家所特有的眼光去审视传统文化遗产，
体现了他对谶纬理性与自觉的认识，提升了谶纬在
文学中的地位，使谶纬正式进入文学视野。
第三，唐宋时期，谶纬叙事文学得到长足发展。

《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收集了很多谶纬故事，这既
保留了谶纬文本，同时，也表明唐宋文艺理论家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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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纬对于叙事文学的价值，已经将谶纬作为文学性
故事发展的重要环节来看待了。谶纬文献中有非常
丰富的叙事材料，也被后代吸收、运用到文学叙事当
中，对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成熟有不可忽视的作
用。有学者认为，汉代之后的谶纬，渐渐地由官方化
向民间化、由学术性向实用性发展，这个发展最直接
的后果就是用谶语来预告吉凶。严耀中认为：“社会
动乱的频仍潜伏着对政治谶语和个人命运吉凶预卜

的需求，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民间，于是谶纬预言就
得寻找另外的表现途径。”①唐时出现的预言诗，如，
《推背图》《烧饼歌》《金陵寺塔碑》等作品就是这一论
断最好的印证。到了宋代，市民说唱、话本文学兴
盛，并吸收了大量的谶纬文化，谶纬叙事实现了由
“雅”向“俗”进一步的发展。
第四，明清时期，谶纬叙事逐渐成熟。“谶纬作

为一门学问，从隋时开始衰落，但与此同时，其他形
式的谶言却不仅没有像纬书那样消失反而在内容和

形式上都较前代有所发展，不再仅与社会重大政治
事件相联系，而是普遍出现了与个人命运（包括普通
老百姓）相关的谶言”。② 所以，谶纬虽被禁毁，但谶
纬之学早已深入人心，继续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
统治阶级利用谶语制造符瑞，农民阶级则利用谶语
来动员群众，组织起义。众所周知，宋元时期是中国
文学由“雅”到“俗”的转变时期，宋元话本为明清小
说、戏曲的大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尤其是其中
大量的谶纬情节，比如，神话、历史、星象和灾异等
“素材”，更为明清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内容借鉴
和结构参考。明清可以说是以谶纬为内容的文学书
写空前繁荣的时期。因此，明清小说当中，谶纬叙事
的各种形式，如，童谣、相术、诗谶、占梦、图谶等得到
了充分的演绎。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思维的不断进

步，谶纬叙事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并深深地影响
着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即便到了今天，
作为一种叙事思维，它依然对后世的叙事文学产生
着巨大影响。

二、谶纬叙事的几种类型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叙事就是作者通过讲故事
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③ 中
国叙事文学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汉代发展为经纬为
文，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初露端倪，宋元市民文
学的兴起使叙事文学走向通俗化，明清长篇小说则代
表中国叙事文学走向成熟。叙事作品中人们在叙述
过去或者刚刚发生的事件时，喜欢将人间发生的事件

与星象、灾异等现象交错编织在一起，借助谶纬事件
的叙述来建构其文化秩序，追求叙述中的宏阔气象。
在长期的叙事实践中，自觉地形成了经纬交织的事件
组织方式。张泽兵在《谶纬叙事研究》中认为《水浒
传》等古典名著是这样体现经纬为文的：

　　 《水浒传》经之以各路好汉逼上梁山故事，
纬之以天罡星地煞星下界兴风作浪之事；《三国
演义》经之以三国英雄争霸天下故事，纬之以各
种谶应、符命、异表之事；《红楼梦》经之以贾王
史薛的家族衰败故事，纬之以符命、幻境之事。
由此可见，谶纬叙事最主要的特征是经纬纵横，

谶纬相杂。中国古典小说有共通的传奇叙事心理，
这种猎奇心理大部分是靠谶纬预言来实现的。所
以，英雄传奇小说的独特魅力正在于“纬”，也即谶纬
的部分，它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艺术风貌。
谶纬本身内容博杂，无所不包，“与数术占星、神仙方
技、原始宗教、儒家经说以及古代自然科学都有密切
的关系，而其核心则是以阴阳五行为骨架，天人感应
论为主体的神秘思想”。④ 谶纬囊括自然、社会、人
事各方面，不仅在内容上为英雄传奇小说提供了吸
收和借鉴的材料，其主导思想“以阴阳五行为骨架的
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⑤也对叙事文学产生了深刻
影响。⑥ 随着谶纬叙事不断的发展，其内容和形式
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拓展，在浙江传奇小说渐趋成
熟阶段表现尤为明显。

《水浒传》《荡寇志》中谶纬叙事的形式是多种多
样的，主要包括异象谶、偈语谶、梦谶、诗谶和谣谶等
几种形式。

（一）异象谶
异象谶在《荡寇志》的最后两回接连出现，这就

是典型的异象谶谶纬叙事的成功运用。如，小说的
第一三九回，写陈希真和陈丽卿父女在平定了梁山
“贼寇”之后，赴京献俘，准备接受朝廷的封赏。此
时，猿臂寨突现异象：“西厢房忽然坍倒，将磁床压为
齑粉。”作品接着写道：“陈丽卿闻知猿臂寨磁床压
碎，大惊垂泪，大有不忍弃舍的意思。”⑦这一异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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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预示着陈氏父女有“玉碎”的灾难发生。陈希
真知道自己战功赫赫，必然要受到高俅等奸臣的迫
害：“我们在先催锋陷阵，不顾性命，料得终将变灭，
落得变灭得好些。”陈希真乃是得道高人，他将功臣
刘慧娘、陈丽卿等仙化升天，自己则“携了书剑，离了
忠清观，飘然而去，从此杳无消息”。再如，《荡寇志》
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着火”事件，预示着梁山英雄悲
惨的结局。《水浒传》第一回也有异象谶的呈现：洪
太尉在伏魔殿掘开石碑时“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
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
气，直冲到半天空里，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
去了”。① 此处的描写，也属于谶纬叙事的运用。殿
内镇锁的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
百单八个魔君被放出世。随后的故事便围绕着一百
单八人的集聚来展开，为整篇小说的叙事拉开了帷
幕。第六十回“晁天王曾头市中箭”一节，晁盖要领
兵攻打曾头市，宋江苦谏不听，于是，晁盖点起５０００
人马，请启２０个头领相助下山。临行前在山下金沙
滩饯行时，“饮酒之间，忽起一阵狂风，正把晁盖新制
的认军旗，半腰吹折。众人见了，尽皆失色”。“风吹
折旗杆”的描写暗示着晁盖此次出师不利，后来果然
中箭身亡。
英雄传奇小说中的自然现象叙述，预示着将要

出现事件的可怕结局，于是，就形成了一个预示灾异
即将显现的神秘气氛。这就是谶纬叙事中最常见的
一种形式，用自然的异样变化引发人事、历史变迁的
警惕，即异象谶。

（二）偈语谶
《荡寇志》中多处采取了偈语谶的叙事艺术，可

惜俞万春的语言功底难以与罗贯中、施耐庵比肩，所
以，偈语往往不够简练。也正因如此，人们往往关注
《水浒传》，而忽略了《荡寇志》中的这种谶纬叙事艺
术。小说一百四十回写陈希真准备远遁山林，临行
前对女儿、女婿说道：“战场上不过变灭得轰烈，富贵
中不过变灭得安耽，同是变灭，分甚好歹？我如今自
有不变灭的妙道，你们不来问我，教我怎说！”于是，
大家一齐跪求，陈希真方说出了偈语：“同是会中人，
不必瞒你们：色身终须变灭，法身万劫不坏。”接着又
絮絮叨叨说个没完：“何谓法身？真性、慧命是也。
吕祖云：命须传，性可悟……”尽管其偈语不如《水浒
传》中的偈语经典，但确实属于谶纬叙事艺术的运
用。后来陈丽卿等人果然应了偈语的预言，身死而
灵魂不灭。《水浒传》给人印象最深的谶纬形式当数
偈语谶了，如，“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外夷及内
寇，几处见奇功。”主要是对整个梁山英雄事业的预

言。“遇宿重重喜”的“宿”是指殿前太尉宿元景。
“重重喜”，一重喜是指五十九回“吴用赚金铃吊挂”；
二重喜是指八十一回通过宿太尉的帮助，梁山泊顺
利全受招安一事。“逢高不是凶”中的“高”是指殿帅
府太尉高俅。高俅奸邪之辈，无德无才，征讨梁山自
然兵败，高俅被俘也为梁山英雄受招安提供了重要
机会。“外夷”指辽国。“内寇”包括三个：淮西王庆、
河北田虎、江南方腊。宋江义军受招安之后，外攘夷
辽，内擒强寇，几处建功立业。“遇林而起，遇山而
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和“逢夏而擒，遇腊而执。
听潮而圆，见信而寂”两则偈语谶，是对鲁智深一生
际遇和命运的暗示。前一则谶语预示了鲁智深要在
世上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由东京遇林冲
而落草二龙山，继而同心归水泊，最后止于宋江旗
下。后一则概括鲁智深一生事迹。鲁智深随宋江南
下征讨方腊，在万松林活捉夏侯成，即“逢夏而擒”；
与武松一起生擒方腊，即“遇腊而执”；大功告成后，
武松、鲁智深不愿接受朝廷封官，在杭州六和寺出
家，一日，钱塘江大潮来临，钱塘江大潮总是准时来
的，又称潮信，鲁智深看了，心中忽然大悟，禅椅上坐
化，终得涅槃正果。此类偈语谶还有罗真人给公孙
胜的“逢幽而止，遇卞而还”等，在此不再赘述。
以上偈语谶具有明显的佛家偈语特征：赠语者

多为佛道人物，其格式以四、五言为主，以“遇”、“逢”
字开头，大抵为“遇某而何”的格式。这显然是受到
了同时代的佛教文化的影响。徐朔方先生在《五灯
会元》这部著名的禅宗语录汇编中，检出不少预言
偈，并认为后世叙事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预言偈，都是
这些“佛家偈语的仿作”。② 这是事实，也说明谶纬
叙事在不断地吸收融合新的形式，适应时代的变化
发展。

（三）梦谶
梦谶在《荡寇志》和《水浒传》中均表现得十分明

显。《荡寇志》开篇即写卢俊义所做的凶梦：“梦见长
人嵇康，手执一张弓，把一百单八个好汉，都在草地
尽数处决，不留一个，惊出一身大汗……”这是尽人
皆知的金圣叹贯华堂本末回“惊噩梦”的翻版，在此
不做赘述。《水浒传》十四回写晁盖梦见北斗七星，
直坠他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颗小星，化道白光而
去。北斗七星和一颗小星正是晁盖、吴用、刘唐、公
孙胜、三阮兄弟和白日鼠白胜。“星照本家”即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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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辰纲之事的梦兆。九十四回“李逵莽陷众人”时，
田虎阵营中有个后来被公孙胜收服的术士乔冽。小
说对乔冽的出场特别重视：“其母怀孕，梦豺入室，后
化为鹿，梦觉，产冽。”乔母的梦境是乔冽一生命运的
一种预示，“豺入室”指的是乔被公孙胜收服之前作
恶多端，性情如豺狼。而后来归顺宋江大军，走上正
途，即“化为鹿”。六十五回晁盖托梦宋江：“贤弟有
百日血光之灾，则除江南地灵星可治。你可早早收
兵，此为上计。”此外，还有九十三回“李逵梦闹天
池”，梦中秀士对李逵念道：“要夷田虎族，须谐琼矢
镞。”也预示了后来怎样打败田虎。四十二回宋江遇
九天玄女得授天书三卷和八十八回九天玄女授宋江

破混天象阵之法，也是梦中之事。
梦是人们与超自然神灵沟通的桥梁，也是先民

“万物有灵”观的具体体现。托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土壤，影响着民众心理，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学叙
事中，用托梦或梦境来预示未来将要发生的事在很
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荡寇志》《水浒传》中多次
用托梦的方式作为其谶纬叙事的一部分，这也是中
国传统叙事的基本形式之一。

（四）诗谶、谣谶
歌谣、童谣、诗歌这几种谶纬形式比较接近，不

便分开叙述。《荡寇志》和《水浒传》中这类的谶纬叙
事例证极多，也为人们所熟知，现简述如下。《荡寇
志》第七十一回有童谣云：“山东纵横三十六，天上下
来三十六，两边三十六，狠斗厮相扑。待到东京面圣
君，却是八月三十六。”《荡寇志》“结子”写到民间的
四句歌谣：“天谴魔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
平又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俞万春想通过小
说这种艺术形式，形象地表达一种思想：农民起义是
天下不太平的根源，只有将其彻底剿灭，天下才能太
平，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基于此，他把梁山起义军的
所作所为概括为“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戕官拒
捕”、“攻城陷邑”，严重歪曲宋江起义的性质。《水浒
传》第三十九回街市小儿谣言：“耗国因家木，刀兵点
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意思是说一个叫
宋江的人将要耗散国家钱粮，兴起刀兵，在山东这个
地方造反作乱。虽然童谣之言和宋江浔阳楼所作之
诗在当时对宋江来说纯属莫须有的罪名，但到后来
确实成为宋江真实际遇的写照。六十一回吴用为卢
俊义算卦道：“不出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
能保守，死于刀剑之下。”这句谣谶本来是吴用为了
迫使卢俊义上梁山而编造的，但后来却应验不爽，也
是吴用所始料不及的。显然，这也是《水浒传》作者
有意为卢俊义安排的谶言。“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

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
这四句藏头诗亦为吴用为了赚卢俊义入梁山所作的

诗，后来也得到应验。从第一回“遇洪而开”开始，一
百零八英雄好汉意气相投，不断聚集，到七十一回石
碣受天文“忠义英雄迥结台，感通上帝亦奇哉！人间
善恶皆招报，天眼何时不大开！”出现、天眼大开时，
终于揭开了水浒英雄的真实身份。之前，九天玄女
授宋江天书时已经称宋江“星主”，但此时只有宋江
一人知道，此次天降石碣，是时机成熟公布于众。既
印证了前面的谶言，又预示了水浒英雄的政治路线
和各自地位。宋江作为“星主”，首领地位得到确认，
其后，宋江“忠义双全”的理想成为梁山事业的总纲
领，也决定了水浒英雄此后的命运。
歌谣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两者有许多共

通之处。诗谶和谣谶作为文学与神秘文化的结合
体，其共通处是它们都把诗歌作为预言与征兆，同为
一种诗歌类型，它们共同承载着某些其他类型诗歌
所没有的文化内涵。

三、英雄传奇小说谶纬叙事的艺术特征

从以上分析可见，谶纬之文在《荡寇志》和《水浒
传》中应用广泛，形式多样。谶纬之文的位置或放在
小说开头，或在中间，或在结尾。它们在这两部英雄
传奇小说中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建严密完整的网状叙事结构
从叙事学角度来说，叙事作品都有其关键行动，

这个行动对故事的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个关键
行动即一篇叙事作品的“核心功能”。核心功能由若
干线索构成，而具体线索又由事件序列构成。核心
事件为行动的发展确定基本方向。从《水浒传》来
看，其核心功能可以归结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星的放与收。开篇第一回写到“洪太尉误走妖魔”，
“千古幽扃一旦开，天罡地煞出泉台”，三十六天罡、
七十二地煞降临凡世。前七十回分别叙写天罡地煞
星（一百单八将）聚义梁山泊，到第七十回石碣受天
文，一百零八天罡地煞星辰分定次序，各司其职，替
天行道。后被朝廷招安，屡次建功立业。直至一百
九回，活捉王庆剿寇成功，天罡地煞星不复齐全，百
十回燕青秋林渡射雁应了智真长老之谶，众兄弟已
“不团圆”：战死沙场，修成正果，归隐山林，被陷而
死。１０８人，无一逃脱悲壮命运。后百姓建起大殿，
四时朝拜，在正殿里塑造３６尊神像，以应３６天罡之
数；在两廊里塑造７２尊神像，以应７２地煞之数。天
罡地煞从被误放人间，到五湖四海共聚梁山泊，到一
起东征西战，建功立业，再到四散离去，这样一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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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聚散过程，正好贯穿《水浒传》全书，成为支撑
《水浒传》全文叙事之网的主要骨架。这一核心功能
利用了各种谶纬形式来编织事件，经之以实事，纬之
以虚事，经之以人事，纬之以天事，成为章回小说共
通的基本叙事策略。天罡地煞之说在全文中起到了
提纲挈领的整体框架作用。
天罡地煞之谶散落在文中各个不同的章节，显

示出谶纬在叙事信息上的片断化的特征。开篇第一
回写到“洪太尉误走妖魔”，放走了三十六天罡七十
二地煞星。之后天罡星、地煞星等语在一百单八将
聚义过程中又反复出现。例如：

　　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数，自然意气相投。
（四十一回）

　　这也都是地煞之数，时节到来，天幸自然义
聚相逢。（四十四回）

　　呼延灼沉思了半晌，一者是天罡之数，自然
义气相投。（五十八回）

　　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听了这算命的话，一
日耐不得，便叫当值的，去唤众主管商议事物。
（六十一回）

　　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自然义气相投。（七
十回）
谶纬之文断断续续，故事的要素若隐若现，片断

化的事件书写成为谶纬文本的重要特征。读者需要
把新的叙事信息添加到原有的信息系统之中，以期
获得更加完整的故事情节，随着对谶纬文本的片断
化的信息的链接，完成对故事框架结构的整体把握。
用谶纬叙事的方式把看似散乱的单篇人物串联起

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结构。关于《水浒传》的叙
事结构，现当代经历了“有机、无机之争”，“板块说”、
“叙事学”阐释以及文化阐释等几个阶段。① 茅盾在
《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一文中认为：“从整体看来，
‘水浒’的结构不是有机的结构，我们可以把若干主
要人物的故事分别编为各自独立的短篇或中篇而无

割裂之感。”②李希凡不同意茅盾的观点，他在《水
浒的作者与水浒的长篇结构》一文中认为，如果从
“内容的安排来探讨《水浒》的结构，它的长篇结构是
有机的”。③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郑云波在《论〈水浒传〉
情节的板块构成》中最先提出“板块结构”说。郑铁
生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在《论水浒传叙事结构》中
则认为其结构是一个交叉的多元的叙事结构形态。
如果我们从谶纬叙事的角度来看，很容易发现《水浒
传》的结构是以各个人物命运之谶为点，以天罡地煞
下界为线，九天玄女、罗真人和智真长老等得道高人
穿插其间来编织全文谶纬叙事之网的，体现出小说

谶纬叙事结构点、线、面俱全的严密性。
（二）提示情节、暗示人物命运
叙事文学中的情节是指“小说中表现人物性格

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生活事件。它是人物在特定环
境中活动的产物，并由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
系和矛盾冲突组成。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对于
强化人物性格，深化主题思想，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
力起着重要的作用”。④金圣叹在评水浒时对人物和
情节的辩证关系作了很好的概括。中国古典小说强
调要围绕塑造典型性格这个中心来处理情节。⑤ 即
写人和写事是统一的，所以，小说情节的发展和人物
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开来。罗真人
给宋江的四句偈语是：“当风雁影翩，东阙不团圆。
只眼功劳足，双林福寿全。”该偈语就具有同时提示
故事情节和暗示人物命运的作用。其中“不团圆”是
言凶，“福寿全”是言吉，“只眼功劳足”是说有点功
劳，眼前的功劳就足够了。但宋江却一头雾水，因为
“雁影”、“双林”这些词语的实景还未出现，是要宋江
降后去体悟参验的。“雁影翩”是指一百一十回“燕
青秋林渡射雁”，是在梁山弟兄征王庆得胜东归途
中。“燕青初学弓箭，向空中射雁，箭箭不空。”，“诸
将惊讶不已”。燕青初学射箭却箭箭皆中，事出蹊
跷，宋江此时已经有所感悟。他指责燕青：“此禽五
常足备之物，岂忍害之。天上一群鸿雁相呼而过，正
如我等弟兄一般。你却射了那数只，比俺兄弟中失
了几个，众人心内如何？”此时，一百零八将已经在征
伐王庆时“不团圆”了。宋江拿雁群与梁山兄弟作比
显然已经对罗真人的谶语有所参悟。十分伤感的宋
江还作了一首凄惨的诗和一首悲哀忧戚的词。“路
上行程，正值暮冬，景物凄凉。宋江于路，此心终有
所感。”宋江有所感，读者亦有所感，悲凉的气氛从此
开始蔓延。这就是谶纬之言对人物命运的提前暗示
作用。
后两句是指明吉祥之路。“双林福寿全”的吉兆

出现在下五台山后，路过双林镇，燕青遇到故人许贯
中。这里以许贯中的隐居方式来提示宋江放弃功名
奢望，回归民间，这是宋江福寿双全的较好归宿。但
此时的宋江，因为胜利鼓舞，只看见就要到手的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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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同胜：《〈水浒传〉叙事结构的文化阐释》，《明清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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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急忙赶路回师，忽略了“双林福寿全”这个重要
的提示。在双林镇没能领悟谶语对宋江来说是最大
的失误：梁山与朝廷对抗多年，与蔡京、高俅等权臣
不共戴天，虽然接受招安，免予罪责，但那些小人们
怎会轻易善罢甘休，应该说梁山弟兄的处境还是十
分凶险的。征辽得胜，平定边患，算是立了大功，此
时，按照谶语指点的“双林”道路，解甲归田，有可能
换得个平安结局。结果宋江错过了平辽得胜的大好
时机，继续抱团打拼，则功劳越多，引起的猜忌越多，
战斗力越强，则让人觉得越加危险。“只眼功劳足”
的道理就在这里。许贯忠在燕青拜访时的“雕鸟尽，
良弓藏”之论，也明白无误地提示了谶语所要表达的
内涵。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读者也只能看着谶
语对宋江的执迷不悟作无限感慨。凡此种种都体现
了谶纬的暗示性、应验性对小说悬念设置、情节发展
的深刻影响。

（三）吸引读者阅读兴趣
谶纬大量运用灾祥、怪异、符瑞、谶应事件来塑

造和构建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和情节，其核心在于
事件都具有“奇”这一特性，迎合了民众的猎奇心理，
这种猎奇心理促生了中华民族的叙事思维和传奇叙

事心理。叙事思维是指叙事对于事件的认识、判断
和推理，即事件发生后，如何去认识它，如何去判断
它的发展走势，如何去推理出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
经过谶纬浸染，中华民族的叙事思维和叙事心理都
具有了神秘的因素。偏离常规发展的事件都会吸引
读者的目光，但这目光不是去做科学探究，而是在思
考此事件是否预示着其他事件将要发生，此事发生
有何征兆，它与其他异常事件有何联系。这是谶纬
所留下的叙事思维方式。显然，中国古典小说的传
奇特性和传奇叙事心理具有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效

果。比如，《水浒传》中“遇宿重重喜”这句谶言，五十
九回第一重喜刚出现的时候，读者与宋江可能同样
产生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宋江看见旗上写有太尉
宿元景的名字，心中暗喜道：“昔日玄女有言遇宿重
重喜，今日既见此人，必有主意。”既然第一重喜已经
出现，就很容易让人产生对另外一重喜的期待，有着
这样的阅读期待，读到招安再出现宿太尉的时候，则
有会心一笑的默契感，并能够预测招安过程中有宿
太尉出现必然能够成功。
人们往往乐于接受那些能吸引人的故事，谶纬

叙事恰恰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小说中凡是有谶
纬描写的情节，无一不具吸引力。一方面谶纬“事丰
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谶纬的
“事丰”与“辞富”体现在谶纬内容上，谶纬涉及天文

历法、神话传说、古史地理、天文象数、医学技艺，乃
至大量神仙方术等，极富趣味性和神秘性，为叙事作
品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对符命幻术的描写，文辞瑰
丽，文采飞扬，又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比如，《水浒
传》神行太保戴宗的神行法，绑上甲马作神行法便能
日行八百里，让读者为之艳羡、惊叹不已。而读到
“李逵斧劈罗真人”一节，罗真人的各种神异幻术无
限挑拨读者的想象力，戏弄李逵一节则又让人忍俊
不禁。这些都大大拓展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使得小
说充满张力、传奇色彩和可读性。另一方面谶纬又
在行文中设置悬念，暗埋伏笔，让人们去思考坊间小
儿传唱的童谣是从何而来，又怎样影响当事人；术士
僧道有什么神异幻术，怎样通晓天文地理；碑文图谶
所载之事是否真的能应验等等。谶纬的征兆与应验
是中国叙事文学中、特别是章回小说中运用最为普
遍的叙事信息，一件事的发生总是提醒读者寻找其
发生的征兆，征兆信息的出现也促使读者去思考是
否应验。对谶语的领悟与应验，让读者有一种恍然
大悟、豁然开朗的阅读快感，有利于调动读者的阅读
热情，吸引读者进行不间断的阅读活动。用谶纬叙
事营造出来的神秘氛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质是相

符的，它很好地适应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的审美心
理和审美需求。

四、英雄传奇小说谶纬叙事的启示

（一）揭示悲剧性作品的思想根源
一切帝王受命与朝代兴替都能融入历史大语境

中，并获得合理的解释。英雄传奇小说的主角常常
是王侯将相或以后成为明主贤臣的人物，所以，预言
这些人物未来的谶纬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
表现其合理性及对天意的顺应，从而体现叙述事件
的神圣性和历史性。从思想上来说，水浒聚义在实
质上有“造反”的意味在里面，以天罡地煞这种谶纬
叙事作为主要线索统摄全篇，就给这种“造反”行为
套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小说开头便点明了当时天
下“乐极悲生”、“瘟疫盛行”。这无非是在暗示，统治
者的荒淫无道，已引起了上天的震怒，所以，上天要
假手洪太尉，将一群“魔心未断，道行未满”的“魔星”
放到人间去杀奸除暴，“替天行道”，以示警戒。梁山
好汉们顺理成章地奉上天旨意行事，有天命不可违
的合理成分。虽然表面看来梁山故事是上天安排好
的，好汉们完全依天意安排聚到一起替天行道，实现
忠义双全的政治理想。但当我们读到那些对统治者
（多是统治者的爪牙，并不直接指向天子）的反抗文
字时，颇有大快人心之感。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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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大多利用这种形式，如，陈胜吴广起义用“鱼腹
丹书、篝火狐鸣”①的方式；韩山童的红巾军起义提
出“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②等等，都是假借
天意名正言顺地发动起义。几乎每一次重大历史关
头都会有神秘的谶纬预言出现，可见，这种观念已经
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现
象。

《荡寇志》和《水浒传》作为两部书写民众反抗运
动的小说，用天罡地煞之说来贯穿全文，前者说明作
者希望用这种方式将梁山起义剿灭；后者说明作者
希望用这种方式使梁山聚义的事业成为替天行道、
天意使然的正义行为。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统治者对
文人思想的控制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也是文学的意
识形态属性所决定的。即使在文人地位颇高的宋
代，也有苏学士的“乌台诗案”发生，何况成书于文字
狱已初露端倪的明代的英雄传奇小说。可想而知，
用谶纬叙事来提纲挈领对这种题材的小说是事关生

死存亡的重要方式。即便如此，《水浒传》还是没能
逃脱屡禁的命运。然而，英雄的起义再怎么辉煌也
难逃失败的厄运，这无疑又是天意使然：“天罡尽已
归地界，地煞还应入地中。”毫无疑问，《水浒传》悲剧
性的原因主要在于其贯穿其中的天命观思想。

（二）谶纬叙事的运用在小说类型中的拓展
谶纬从一开始就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

关于中国古代天象占卜的特征，日本学者安居香山
曾指出：“它的内容都与政治有关，并且提出了与国
家、社会或者统治者有密切关系的问题，而不是与个
人命运和吉凶有关的预言。”③谶纬书中常常会出现
通过天象来占卜君王及其亲近之人的命运。如，通
过观看帝星不明等来预测帝王的灾祸，根据月蚀等
天象来推测妃子是否将有灾难等。所以，谶纬叙事
最早运用于写帝王将相故事的历史演义小说类型

中。但从《水浒传》开始，谶纬已经跨越了为统治阶
级服务的界限，对英雄人物的命运吉凶进行预言应
验的谶纬开始出现。在此之后，谶纬叙事的影响不
断扩大，对多种类型的小说叙事都有启示作用。对
同类型英雄传奇小说比如《说岳全传》《荡寇志》的影
响自不必说。后来的世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等
也均受其影响。
虽然谶纬叙事在各种类型的小说中都有运用，

但是在谶纬内容上还是有所偏向的。历史演义小说
中的谶纬文化更多地接近于谶纬政治预言的原貌；
英雄传奇小说中谶纬叙事则多与个人的命运相关

联；世情小说中谶纬叙事的特征是民间色彩更浓，多
与道教相结合，劝善色彩较浓。从传统的帝王将相

到英雄豪杰、再到普通凡人，由此可知，谶纬的特征
逐渐有了世俗性和实用性，它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
能运用的精英文化，而是渐渐融入普通的百姓生活
之中，逐渐成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和理解的俗文化。

（三）英雄传奇小说叙事模式的启示
《水浒传》以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放与收

这条谶作为全文的核心事件来结构全文，他们下临
凡世，投胎为一百单八将。这些英雄除暴安良，替天
行道，聚义于梁山水泊，后被朝廷招安。一百单八将
南征北讨，虽然立下奇功，却死伤惨重。宋公明等死
后时常显灵，梁山泊亦是灵验圣地，楚州蓼儿泊亦显
灵验。彼处百姓建起大殿，四时朝拜，在正殿里塑造

３６尊神像，以应３６天罡之数；在两廊里塑造７２尊
神像，以应７２地煞之数。从总体来看，这使全文形
成了一个“天界—人间—天界”的圆形叙事模式。这
种叙事模式对后代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演义》中的几位主要人物亦是神仙贬入
凡间。上界元始孔升真人在听说法的时候，“不合
与珠蕊宫女，相视而笑，犯下戒律，谪堕尘凡”④。
又因孔升真人曾劝救一只偷食仙丹的终南怪鼠，
怪鼠亦投胎人间。降落凡尘的第一世怪鼠托生为
隋炀帝，孔升真人为隋炀帝宠妃朱贵儿，珠蕊宫仙
女为炀帝妃侯夫人。第二世孔升真人转世为唐明
皇，怪鼠投胎为杨贵妃，珠蕊仙子为梅妃。文中朝
代更迭、爱恨情仇的故事都围绕这几人展开。当
他们了结了这一段夙世因缘之后，又都复归仙列。
《说岳全传》中，宋徽宗在郊天时，不慎将“玉皇大
帝”写成了“王皇犬帝”，激怒了玉皇。玉帝遂命赤
须龙下凡，降于北国女真族黄龙府中，这就是金兀
术。他日后率兵讨伐中原，搅乱了宋家江山。如
来佛祖特地派遣金翅大鹏明王下界，投胎于岳家，
转世为岳飞，以抗击金军。《红楼梦》作为中国古
典小说的集大成之作，这种“天界—人间—天界”
的模式体现得尤为明显。小说开篇写道女娲于大
荒山无稽崖炼制五色岩石以补苍天，独独把剩下
的一块顽石弃于青埂峰下。顽石感天地灵气，通
了性灵，能言能语，日日自怨自叹。忽听见一僧一
道谈及红尘之事，遂想去人间一享富贵荣华，便苦
苦哀求僧道。一僧一道便施符念咒将它化作一块
晶莹美玉，又在上面镌刻上数字，把它携往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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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一番悲欢离合之后，顽石又重返青埂峰下。

总之，《荡寇志》《水浒传》不仅是浙江的英雄
传奇小说，也是我国古代英雄传奇类小说的代表
之作。它们以各路好汉逼上梁山为故事实体，以
天罡星地煞星下界兴风作浪之谶为线索，呈现出
中国叙事文学谶纬为文的艺术传统。可以说，将
谶纬放在中国叙事传统的发展演变上去考察，我
们发现谶纬对于人们虚构能力的增强起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谶纬叙事在《水浒传》《荡寇志》中不但
揭示了其悲剧性的思想根源，编织起全文纵横交
错的网状叙事结构，提示情节，暗示人物命运，更
体现出神秘莫测和虚实相生的审美效果，极大丰
富了人们的想象力，拓宽了虚构世界的视野。我

们有理由认为，浙江英雄传奇的谶纬叙事方式比
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从地域视
阈研究它，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没有地域的文
学，就没有全国的文学，也就没有世界文学。本文
以《水浒传》《荡寇志》为例，就其中的谶纬现象以
及由此形成的叙事机制进行了详细的探究，从地
域文化视阈论证了浙江英雄传奇的谶纬叙事之成

就及其对后世叙事文学的启示，充分证明了它在
整个中国叙事文学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感谢卢倩倩同学对本文资料搜集工作所付出
的辛劳。）

（责任编辑　刘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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